
二陸入洛與南北文化交流

簡漢乾

提　 　 要

陸機、陸雲是西晉時期的重要作家。陸氏家族在東吳有舉

足輕重的地位，東吳亡國後，二陸由南入北，南北文化的差異與

碰撞，均在兩位作家的經歷與作品之中有所反映。本文聯繫西

晉學術文化的背景，通過分析二陸入洛的心態和作品内涵，揭示

其對南北文化交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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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陸機和陸雲的研究，目前多見於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和

詩歌史的論介，一般側重在陸機的詩歌風格和《文賦》理論，少

有對其思想和創作背景的深入剖析。本文擬另闢視角，從由南

入北的心態來考察二陸作品的思想内涵，認爲其中體現的南北

學術文化的差異和碰撞，對於觀察魏晉南北朝早期的南北交流

具有重要意義。

一、 西晉統一後的南北文化差異

公元 ２８０ 年，司馬炎消滅孫吳，統一中國。南方士人自視甚

高，但在北方士人看來，總是亡國之降人，因而形成統一初期南



北士人互相排斥的情況，如早期入洛的南士華譚，便受到北人王

濟的歧視〔１〕。南北士人不和，不利於統一帝國的管治，有見於

此，西晉朝廷對南士總體上是採取籠絡的政策，招攬他們入朝廷

當官。如晉武帝司馬炎看到吳地新附，但吳人卻“難安易動”，

於是便向華譚請教“綏靜新附”之道。華譚認爲晉室應使用各

項懷柔政策禮待孫吳士人，加以擢用；並慎選刺史，減輕賦斂，與

民休息〔２〕。

然而，《晉書》中也有關於吳人入洛後不受重用的記載，如

陸機曾上書推薦賀循、郭訥，當中提及吳士不被朝廷所用的情

況：“至於荆、揚二州，户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荆州江南乃

無一人爲京城職者，誠非聖朝待四方之本心。”〔３〕關於“揚州無

郎”之説，周一良先生已舉《晉書》諸例以證其不準確：

《晉書》卷六八《賀循傳》，“今揚州無郎，而荆州江南乃

無一人爲京城職者”。案：卷九二《褚陶傳》載，陶吳郡錢

塘人，吳平，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云云。卷五四《陸機傳》

言機遷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卷六八《顧榮傳》言吳人入

洛例拜爲郎中，榮後爲尚書郎。陸機有贈尚書郎顧彦先詩。

是揚州未始無郎也。郎之爲官，在西晉朝廷實爲清

選。……大抵西晉平吳以後，對吳蜀舊地固多防範，然司馬

氏對江南地主階級亦頗致籠絡。〔４〕

從上可知，晉朝對待吳地士人，大體上是有一套既定的録用規

矩，這有助吸引吳士入北，爲新朝效力，緩和南北關係。但陸機

上書也説明在南士看來，朝廷用人仍不能南北平衡。

孫吳雖兼有江左一帶，經濟上有其富足之處，但若以幅員、

國力而論，始終難與北方相抗。如《三國志》裴松之注云：“案

《晉太康三年地記》，晉户有三百七十七萬，吳、蜀户不能居

半。”〔５〕又譙周遊説蜀漢後主劉禪投降，分析天下大勢，認爲當

時北統一南，難以避免，“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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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６〕。然而，在吳人心中，憑恃與

北人相抗者，不在國力的大小、幅員的廣狹，而在文化的傳承。

這文化的傳承是指體現國家内在精神的學術文化，尤其標榜以

繼承東漢醇儒正統的思想自居。在史乘中，我們不難找到吳人

視自己爲正統所在的言論，如步騭上疏云：“方今王化未被於漢

北，河、洛之濱尚有僭逆之醜，誠攬英雄拔俊任賢之時也。”〔７〕步

騭視孫吳爲王化正統，北方的勢力則爲僭逆。與北方相較，吳國

在政治、經濟上雖處於弱勢，但其文化發展匪淺。如修禮樂是國

家文化盛事，除了在中原立國的魏、晉曾改漢曲詞，以述國家功

業外，吳國也有相似的活動，但蜀國則没有相關記載。吳國於孫

堅、孫權兩朝“使韋昭制十二曲名，以述功德受命”〔８〕。禮樂制

度能體現一地的文化盛衰，吳國能在戰亂之際仍不忘制禮樂以

宣揚統治者的功業教化，可見對文化的重視。有趣的是，何以他

們以偏處一隅的弱勢，卻有這樣的自豪感？又，後來吳國滅亡，

入洛吳士如陸機等在面對北人的揶揄時，卻從没有自卑退讓。

筆者認爲，這些看起來似是意氣之爭的言論，背後反映的是南北

文化的碰撞、較量〔９〕。南北士人由互相輕視而至欣賞，這種文

化共融的歷程，可由二陸兄弟身上體現。

在漢末至西晉初期，南北文化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按文

化傳統之中，具有指導國家體制運作的儒學思想可以爲代表。

吳國偏處江左一帶，在學術上仍承襲東漢醇儒的傳統，借天道象

數論人事，較少摻雜老莊成分，此其一；其次爲儒學之士評論朝

廷人物銓叙的清議，吳國仍保有東漢固有士風傳統，清議尚未發

展爲清談。

湯用彤先生《魏晉玄學論稿》點明了玄學發展的歷程，當中

透露了造成南北隔閡的重要元素———文化學術的差異。湯先生

云：“漢代偏重天地運行之物理，魏晉貴談有無之玄致。二者雖

均嘗托始於老子，然前者常不免依物象數理之消息盈虛，言天

道，合人事；後者建言大道之玄遠無朕，而不執著於實物，凡陰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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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以及象數之談，遂均廢置不用，因乃進於純玄學之討論。漢

代思想與魏晉清言之别，要在斯矣。”〔１０〕漢代的舊學藉言天道反

映現實政治，新學則變爲純粹於哲學上的討論：“漢代舊《易》偏

於象數，率以陰陽爲家。魏晉新《易》漸趨純理，遂常以《老》、

《莊》解《易》。新舊《易》學，思不相參，遂常有爭論。”〔１１〕新舊

學的思想家各自爲政，互不相容。其實，新舊學本無高下之别，

都是根據先秦學術按當時實際需要作出闡發，使之能滿足時代

的需求，兩者均只是學術發展的先後變化而已〔１２〕。南方一帶保

持東漢的傳統，較守舊，北方則趨新，這個現象是經歷了一段頗

長的時間方形成的，中間的關係也頗爲複雜。湯用彤先生在研

究魏晉思想發展軌迹時，把這情況作了精要的歸納，可爲的論：

魏晉時代思想界頗爲複雜，表面上好像没有什麽確切

的“路數”，但是，我們大體上仍然可以看出其中有兩個方

向，或兩種趨勢，即一方面是守舊的，另一方面是趨新的。

前者以漢代主要學説的中心思想爲根據，後者便是魏晉新

學。我們以下不妨簡稱“舊學”與“新學”的兩派。“新學”

就是通常所謂玄學。當時“舊學”的人們或自稱“儒

道”……其實思想皆是本於陰陽五行的“間架”，宇宙論多

半是承襲漢代人的舊説；“新學”則用老莊“虛無之論”作基

礎，關於宇宙人生各方面另有根本上新的見解。〔１３〕

魏與西晉在北方立國，鼓勵新學，再加上魏晉時期朝政黑暗，士

人多對實際政事避而不談，轉爲玄理清談；而支持漢末舊學的儒

士因著中原的戰亂，南遷江左避難，故造成南北學風的不同。正

史記載北方這批儒生避亂南遷，致使江左一帶能保有東漢醇儒

之風。如陳壽稱之爲“一時儒林”（《三國志·吳書》）的嚴

畯〔１４〕、程秉〔１５〕，便因避亂投效孫權。北方儒士避亂南方，豐富

了南方的儒學傳統；除此以外，在南方也有一批熟習儒家經籍的

文士〔１６〕，如士燮、闞澤、薛綜、虞翻及陸績等，均對儒學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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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詣。晉國滅吳前夕，北方的文化、士風情況，於傅玄的奏疏中

可見一斑。傅玄曾上書晉武帝，痛砭當時士風頹弊、好尚虛浮，

把東漢以來儒生借天道論人事以批評朝政的清議，漸變爲只重

玄理的空談。我們從中可得到地區文化差别的消息：

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長其義節，道化隆於

上，清議行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亡秦蕩滅先王之制，

以法術相禦，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

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

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

陛下聖德，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開正直之路，體夏禹之至

儉，綜殷周之典文，臣詠歎而已，將又奚言！惟未舉清遠有

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

有言。〔１７〕

姜亮夫評此條資料云：

按，此疏論魏、晉士習至切……然此風於中原爲烈，南

土如吳，則士風並未大改，仍保東漢醇厚儒素之習，熟讀陳

壽書自知之。〔１８〕

中原經曹操的統治，盛行用人唯才、不問出身、以法術刑名治天

下的風氣，相反南方的孫吳政權，吸收南來重舊學的儒生，並與

吳會望族融合，仍保留固有儒風。

吳國士人對南方文化的看法，較難在陳壽編修的官修史書

《三國志》中找到資料。文化涉及正統的核心，在繼承曹魏以正

統自居的西晉統治者心中，當然不會承認孫吳的文化地位。綜

觀《三國志》、《晉書》，史家對吳國常以“荆蠻”看待，如《晉書·

樂志下》：“蠢爾吳蠻，武視江湖。我皇赫斯，致天誅。有征無

戰，弭其圖。天威横被，廓東隅。”除此以外，正史中述及吳人，

多有“吳人輕脆，終無能爲”（《晉書·石苞傳》）的評語。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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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上，中原所在的北方向被視爲正統所在，觀乎《三國志》“以魏

爲正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陳壽身爲晉臣，撰史時自有政

治上的考慮，就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説：“晉武承魏之

統，僞魏是僞晉矣。”西晉後來滅蜀吞吳，以政治影響而言，自然

視北方爲正朔所在。

然而，南方既保有漢末的士風儒行，孫吳所轄舊地，保守勢

力尤盛，對自己固有的傳統自視甚高，在文化上難以全盤接受北

方。在現存吳人創作的詩文之中，這方面的資料不難撿拾，如下

節將提及的二陸兄弟，其作品中流露出對故國的自信，便體現了

孫吳士人的正統文化心態。吳人肯定故國文化傳統的心態，歷

久不變，葛洪可作爲集中體現這種心態的例子。唐長孺先生由

《抱朴子》推論南北學風之不同，曾説：“葛洪是吳人，當吳國滅

亡與晉室東遷之後，親見江南士人慕效洛陽風氣，他是個比較保

守的人，對於舊俗的廢棄很不滿意，所以加以譏刺。”〔１９〕葛洪祖

父輩本爲吳臣，吳亡入晉，仕於異朝。葛洪在《抱朴子外篇》中

多有對北方文化不滿的言論，他身處東晉偏安江左的時候，距離

吳國滅亡的時間已達三四十年，但仍對南遷的北人諸多不滿。

可見吳亡以後，江左一帶士人始終未能完全與北人融合，地區的

文化差别未能於短時間内消除〔２０〕。與葛洪同樣來自吳國的二

陸，正是在這種文化背景下，用文學作品表達了他們處身北方的

内心矛盾以及對南方文化傳統的堅守。

二、 二陸入北的内心矛盾和掙扎

陸機、陸雲是西晉太康時期的重要詩人，也是入洛吳人中活

躍而重要的人物，他們的行事、思想當有代表性，有關他們的歷

史記載與傳世詩文，或可幫助我們了解入洛士人的精神面貌。

文學史上歷來對二陸作品的思想性評價不高，多批評陸機詩缺

乏真情實感，如果從南人入北的心態來看，二陸的作品其實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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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反映了他們内心的矛盾和掙扎的。

孫吳政權滅亡後，陸機兄弟隱居十年，閉門讀書，這個時期

可算是他們心理上的適應時期。陸機反思吳國滅亡之因，寫下

了著名的《辯亡論》，認爲吳國早期的君主禮賢下士，各方英傑

薈萃吳會一帶，人才濟濟，吳國經濟實力雄厚，土地肥沃，又有天

險可守，實在有極强的優勢，可惜孫皓未能維持國勢於不墜，因

此“深慨孫皓舉而棄之”〔２１〕。陸機退居舊里十年，終於在太康

末年與弟雲入洛，這行爲是充滿矛盾的。二陸入洛，很大程度上

是由於司馬氏政權主動徵召，難以推辭〔２２〕。兩人名重當時，又

正值晉武帝採納華譚用南士之議，故成爲晉朝徵召的對象。陸

機於元康二年（２９２）再次赴洛之際，寫有《赴洛二首》〔２３〕，其一

云：“靖端肅有命，假檝越江潭。”呂延濟注云：“有命，君命

也。”〔２４〕日人佐藤利行推斷：“以第三、四句‘靖端肅有命，假檝

越江潭’言之，在入洛時，或許是受命於晉朝也未可知。”〔２５〕因

此，若推論陸機入洛實爲不得已，應該是有根據的〔２６〕。

陸機、陸雲既有濃厚的故國之思，曾因吳亡而隱居十年，那

麽爲何仍願意出仕於晉室？除了王命難違以外，陸氏家族重視

功名也是重要原因。觀乎陸機《遨遊出西城》一詩，强調“靡靡

年時改，苒苒老已及。行矣勉良圖，使爾修名立”，可見其出仕

之心頗切。又如《演連珠》三十一云：“臣聞遯世之士，非受匏瓜

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

愈達，故凌霄之節厲。”〔２７〕歷來研究者也正因爲這一點而對陸機

多所譏評，故而對其作品的思想内涵不願深究。

但若從二陸對孫吳故土的看法去歸納、梳理出兩人心中對

南北文化的取向，可以彌補歷來研究的空白。西晉滅吳，雖然政

治上已由北統南，但基於客觀環境、個人遭遇的影響，二陸於感

情上始終視吳國爲正統所在，這對於考察西晉的南北文化碰撞

頗有價值。這種感情具體表現在以下四方面：對吳國的懷戀，

對先祖功業的贊頌，對孫吳政權的評價及對吳地文化傳統的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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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這四方面都可以歸結爲一種文化上的異俗之感，即儒家所

謂的風俗，實包含了政治、民情、教化、風土等多方面的内涵。

（一）對吳國的懷戀

陸機入洛後，其詩文常流露出故國之思。晉武帝太康十年

（２８９），陸機在啓程前往洛陽的時候，寫下了《又赴洛道中》詩，

其一抒發自己與親友難捨難離的憂愁，“世網嬰我身”一句，正

道出了自己因不能擺脱世俗羅網的羈絆而決定去吳入洛的真實

原因。詩中描寫了沿途荒寂的景象，最後發出了“佇立望故鄉，

顧影淒自憐”的歎喟〔２８〕。

入洛之後，陸機對已滅亡的故國，更感思念，這在他的詩文

中形成一種主調。《懷土賦》是入洛以後之作，序文説：“余去家

漸久，懷土彌篤。方思之殷，何物不感？曲街委巷，罔不興詠；水

泉草木，咸足悲焉。故述斯賦。”〔２９〕離家日久，思鄉越深，即使故

鄉的一草一木，縱然微不足道，也足叫人依戀不捨。

對故鄉的懷戀，是陸機詩文的重要内容〔３０〕。陸機懷戀故土

的作品，都寫於他仕晉期間，如寫於入洛不久的思鄉之作樂府

《悲哉行》：“傷哉客遊士，憂思一何深……寤寐多遠念，緬然若

飛沉。願托歸風響，寄言遺所欽。”便寫出了遊士對故鄉的思

念〔３１〕。又如陸機入洛赴太子洗馬時的《赴洛二首》其一中有這

樣的詩句：“亹亹孤獸騁，嚶嚶思鳥吟。感物戀堂室，離思一何

深。佇立愾我歎，寤寐涕盈衿。”與作於東宫的《赴洛二首》其二

“歲月一何易，寒暑忽已革。載離多悲心，感物情淒惻……憂苦

欲何爲，纏綿胸與臆。仰瞻陵霄鳥，羨爾歸飛翼”，均表達了思

念故鄉的深切憂愁。再如寫於晉惠帝元康初年的《贈從兄車

騎》，也流露了客遊寄迹的心態：“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翩

翩遊宦子，辛苦誰爲心。”〔３２〕到了陸機入洛十一年後，即 ４０ 歲時

（距離他遇害 ３ 年前）的詩作，仍流露對吳亡的惋惜，如《歎逝

賦》其中有這幾句：“悼堂構之隤瘁，湣城闕之丘荒。……托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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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於後生，余將老而爲客。”〔３３〕可見陸機視身處洛陽爲客身寄

存，他雖身仕貳朝，但故國之思始終不減。陸機在 ２９ 歲入洛至

生命終結之時，時刻不忘故鄉，他於軍中遇害，猶歎“華亭鶴唳，

豈可復聞乎”（《晉書·陸機傳》），在他的作品中，懷鄉成爲主

調。陸機懷念故土的詩歌雖無流露他的文化取向，但若歸納分

析，當可發現其表現的不是一般的離鄉遊宦的心情，而是一個亡

國之臣不得已出仕新朝的哀鳴。在陸機看來，吳國始終永存心

中，他赴洛出仕，是在爲吳國守喪十年之後，只能面對現實，走上

人生必須追求功名的道路。因此，吳國對於他來説，就像魏國對

於曹魏士人一樣，是名正言順的舊朝，而不是僻處東隅的藩國。

他對南北文化的取向正根源於他對吳國政治正統的認同感。

至於其弟陸雲，由於現存作品較少，較難看到整體面貌，但

懷歸思鄉的心情，在其有限的作品中也不難撿拾。如《愁霖

賦》云：

愁情沉疾，明發哀吟，永言有懷，感物傷心。結南枝之

舊思兮，詠莊舄之遺音。羨弁彼之歸飛兮，寄予思乎江陰。

渺天末以流目兮，涕潺湲而沾襟。〔３４〕

此賦作於晉惠帝永寧二年六月，序中詳述作賦之由，是由於鄴都

久雨成霖，生民愁瘁，故與友人作賦寄之。值得注意的是，在這

篇因“同僚見命”而寫的賦作中，前半部分寫鄴都“雨淫淫而未

散”的災情，後半部分卻流露了作者對故鄉的懷念。賦作寫目

前之景而寄故鄉之情，倍覺細膩。如南枝舊思、莊舄越吟已流露

作者對故土之思，再加上“羨弁彼之歸飛兮，寄予思乎江陰”，引

用《詩經·小雅·小弁》“弁彼鸒斯，歸飛提提”的典故，對鸒斯

能拊翼歸飛的欽羨之情，躍然紙上，自然使人想起《小弁》“維桑

與梓，必恭敬止”的感歎。可見詩人對故鄉江南之思極深。

陸雲入洛，内心始終存有隔膜，如他贈答入洛同鄉友人張悛

的詩《答張士然》，當中便有以下幾句：“行邁越長川，飄飄冒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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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通波激江渚，悲風薄丘榛。修路無窮迹，井邑自相循。百城

各異俗，千室非良鄰。歡舊難假合，風土豈虛親。感念桑梓域，

髣髴眼中人。靡靡日夜遠，眷眷懷苦辛。”〔３５〕在陸雲心中，北方

始終是異俗他鄉，誠如《文選》呂向注云：“百城，郡也。言風俗

各異，無親善之鄰，謂吳漢之異。”由此而帶出風土不適的苦惱，

以及對桑梓的思念，可見陸雲和其兄一樣，對南方的思念不僅是

故土之思，更是南北風俗差異的問題〔３６〕。

二陸雖厠身於晉朝，卻又心縈故國，造成他們未能接受客觀

現實的心態，正如陸機詩作《赴洛》首二句所説：“希世無高符，

營道無烈心。”他們既不能忘懷故國，卻又要出仕新朝。守道隱

居，固無烈心；隨世浮沉，也没有高符妙策。這種兩難，正是由於

心中不接受現實而造成的。

（二）對先祖功業的贊頌

陸氏家族世爲吳國重臣，與吳國同氣連枝，休戚相關，所謂

“陸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３７〕。陸機、陸雲對其先祖遜、抗

極表尊崇，在詩文中對父祖輩屢作稱美，把二祖的功業與孫吳的

盛衰連在一起，如兄弟日常贈答之作《贈弟士龍》其一即云：“於

穆予宗，禀精東嶽。誕育祖考，造我南國。南國克靖，實繇洪績。

惟帝念功，載繁其錫。其錫惟何，玄冕衮衣。金石假樂，旄鉞授

威。匪威是信，稱平遠德。奕世台衡，扶帝紫極。”〔３８〕陸遜爲相，

吳國力達到頂峰，而陸抗則能挽救孫皓將亡之朝於既倒，兩人均

有大功於吳。兄弟二人稱述二祖功績，同時也肯定了與陸氏家

族關係密切的孫吳王朝的正統地位。

陸機頌贊父祖輩的作品有《祖德賦》及《述先賦》，對乃祖功

業廣加褒揚，誠如其《文賦》所云：“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

芬。”《祖德賦》選取了祖父遜與蜀漢劉備的西陵之役作爲主綫。

孫權黄武元年（公元 ２２２ 年），劉備爲關羽荆州之敗復仇，率軍

襲取西陵，陸遜智破劉備，逼使劉備逃入白帝城，最後病亡。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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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認爲此役爲孫吳及陸氏家族奠定了不可磨滅的基石，令“西

夏坦其無塵，帝命赫而大壯”，文末更歌詠乃祖，認爲陸遜庶幾

能比踨於周公姬旦之功勳〔３９〕。

陸機對其父抗的頌揚則見於《述先賦》。陸抗繼承陸遜的

遺志，歷仕權、亮、休、皓四朝，是孫吳末造的重臣。他攻克叛將

步闡於西陵，與晉軍羊祜對峙，廣行仁政，主張改革，延續了孫吳

的國祚，可惜孫皓殘暴怠惰，斷送江山。陸抗死後，未幾晉軍即

吞滅吳國。故此，陸機以“嬰國命以逝止，亮身没而吳亡”〔４０〕來

描述其父身繫吳國存亡的重要作用，至爲中肯。

陸雲對父祖的頌揚，可舉《祖考頌》爲例，序文清楚顯示了

他對遜（邵侯）、抗（武侯）的功業深感自豪。其序云：“烈祖丞相

邵侯、顯考大司馬武侯明德叡哲，沉雄特秀，固上天所以繼迹前

期，惠成顧者也。是以有吳雲興，而邵侯龍見。遂風騰海隅，電

斷荆楚，運籌制勝，底定經略，文德光宣，武功四克，乃作台衡，以

御於王政。天綱與先代比隆，義問與前修接響，固所謂汪洋浩

浩，不世出者哉！”〔４１〕陸雲指出遜、抗爲吳國貢獻良多，令吳國壯

大；他以“王政”、“天綱”指代孫吳的統治，又可反映他視吳國爲

受天命之正統的看法。

（三）對孫吳政權的評價

陸機在吳國滅亡後，於退隱舊里期間寫下《辯亡論》。《辯

亡論》不僅“懷宗國之憂”〔４２〕，且能集中反映他的正統思想，其

中對吳國的君主孫堅、孫策及孫權多方頌贊，强調他們的正統地

位。陸機在《辯亡論·上》對武烈皇帝孫堅有以下的描寫：

昔漢氏失御，奸臣竊命，禍基京畿，毒遍宇内，皇綱弛

紊，王室遂卑。於是群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

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

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於時雲興之將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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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飆起之師跨邑，哮闞之群風驅，熊羆之衆霧集……忠規

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４３〕

在孫堅之世，積弱已久的漢室形勢更加危難，奸臣如董卓等竊奪

權柄，遂使皇綱解紐。孫堅時爲長沙太守，起兵回應，與董卓抗

衡，入洛掃清漢室宗祠，祭祀漢室，維護漢室於不墜。陸機在這

裏視孫堅爲“掃清宗祊，蒸禋皇祖”的重臣，興滅繼絶，扶持漢室

正統。

孫堅死後，孫策繼位，仍以興復漢室爲念：

武烈既没，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

之述業……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

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闥，

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群凶側目，

大業未就，中世而殞。〔４４〕

陸機在叙述孫策的功勳時，强調孫策紹述父業，奠定江東的根據

地，文修武備，賓禮名賢，招攬才士，志在廓清天步，扶持漢室正

統的政權，協助漢室的皇輿帝座，除亂反正。

孫策英年早逝，大業未就，孫權繼位，繼軌發揚。陸機稱其

“講八代之禮，搜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群君。虎臣毅卒，循

江而守；長棘勁鎩，望飆而奮……而帝業固矣。”〔４５〕正是視吳國

爲正統的表現。陸機仕吳時曾寫有《吳大帝誄》〔４６〕，追述吳國

最重要的君主孫權生前的功業、德行，認爲孫權登立爲帝是順天

應人的結果〔４７〕。

（四）對吳地文化傳統的堅守

江左的文化水準極高，自古以來便有不少偉人出現，優良的

傳統文化植根已久。因此，陸機對北方士人不會採取卑躬屈膝

的態度，始終保持孫吳望族的自信，遇有來自北方士人的挑釁、

質疑，往往反唇相譏，絶不示弱。陸機身爲南方士人之首，他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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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士人的態度，正好顯示他不接受南卑北尊的看法，這方面的

記載，在《晉書》與《世説新語》中都能找到。《晉書·張華傳》

有以下一則記載：

初，陸機兄弟志氣高爽，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

國人士，見華一面如舊，欽華德範，如師資之禮焉。華誅後，

作誄，又爲《詠德賦》以悼之。〔４８〕

陸機兄弟以出自孫吳著姓而自視甚高，即使身仕貳朝，也不把中

原人士放在眼内，只與能賞識他們的張華友好。陸機入洛後曾

聽説左思欲作《三都賦》，適逢陸機也欲爲此賦，因而“撫掌而

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

酒甕耳’”〔４９〕。他對北方士人的態度可見一斑。

吳人亡國後入洛，中原人士常借機對南來士人奚落一番，即

使知名如華譚、袁甫，也難免受北士嘲諷。陸機入洛，也曾受冷

嘲熱諷，如王濟曾指北方的羊酪，語帶挑釁地問陸機：“卿吳中

何以敵此？”陸機當然不甘退讓，從容應對：“千里蓴羹，未下鹽

豉。”因而受到時人稱許。

陸機入洛投誠，受北人歧視，卻毫不退讓，扞衛吳士的聲譽，

這全因他肯定自己的身份，對身爲吳人表示一種堅持。在陸機

的作品中，也有流露這種感情思想的篇章，可惜機作散佚者多，

只剩一鱗半爪的資料，但仍可與陸機的事迹聯繫起來，從中窺見

詩人的心態。陸機初入洛時受中原士人輕視，於是以《吳趨行》

引以自況〔５０〕：

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

趨》。《吳趨》自有始，請從閶門起。閶門何峨峨，飛閣跨通

波。重欒承遊極，回軒啓曲阿。藹藹慶雲被，泠泠祥風過。

山澤多藏育，土風清且嘉。泰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穆穆

延陵子，灼灼光諸華。王迹隤陽九，帝功興四遐。大皇自富

春，矯首頓世羅。邦彦應運興，粲若春林葩。屬城咸有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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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邑最爲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實名家。文德熙淳懿，武功

侔山河。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滂沱。淑美難窮紀，商搉爲

此歌。〔５１〕

《吳趨行》李善注云：“吳人以歌其地也”。陸機承襲舊題，歷叙

吳地城市的繁盛、物産的豐富、土風的高尚（泰伯、仲雍兩兄弟

均有仁讓之風；季札守義不爭，且又出使華夏各國，觀樂而知盛

衰，光耀諸華），後來又言及漢末混亂，孫吳崛起，文德武功大

盛，江左四姓人物輩出，絶不讓中原八族專美，處處指出吳國是

一個在各方面都能與中原匹敵的强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詩中

多處强調吳國“土風”之“清嘉”，“仁風”之延續，“禮讓”之風的

“流化”，可見他對於吳國風俗教化之美的自豪感。由此反觀二

陸對北方“異俗”的不適應，也能看出在他們心目中，吳國纔是

真正能够傳承王風教化的禮儀大邦。

陸機於惠帝永康元年（四十歲）時寫的《羽扇賦》，便假設宋

玉折服山西河右諸侯的故事，來表達南勝於北的意見〔５２〕。賦以

楚王、宋玉、唐勒代表南方的人物，與北方的山西與河右諸侯對

比，又以代表北方的五明扇、安衆扇、麈尾與南方慣用的羽扇比

較〔５３〕，最後更折服北方的諸侯，各執鳥羽歸去。陸機借宋玉、羽

扇這些南方的人、物，來指代孫吳，用意是十分明顯的。宋玉在

外交上能以精彩的文辭制勝，説明陸機認爲以南北比較，南方的

人物、文化更優於北方。

陸雲在作品中對吳國文化的認同、取材與兄長陸機一樣，都

是從歷史角度切入，歷叙自古以來吳地人物的昌盛。他寫給叔

父的《與陸典書書》，曾經提及這方面的看法：

雲再拜：國士之邦，實鍾俊哲。太伯清風，遯世立德。

龍蜿東嶽，三讓天下。垂化邁迹，百代所晞。高蹤越於先

民，盛德稱乎在昔。續及延陵，繼響馳聲，沉淪漂流，優遊上

國。聽音察微，智越衆俊，通幽暢遐，明同聖荷。言偃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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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孔堂，員武邁功於諸侯。自秀偉相承，明德繼踵，亦爲不

少。吳國初祚，雄俊尤盛。今日雖衰，未皆下華夏也。〔５４〕

陸雲開篇即明言吳地乃“國士之邦，實鍾俊哲”，以下叙述泰伯

遁世讓賢，季札觀樂的歷史，與上引陸機《吳趨行》同出一轍。

繼而分述文武，以孔門四科文學之首的吳國人子游及輔佐吳國

稱霸的伍員及孫武，證明吳地人才輩出，呼應起首“國士之邦”。

陸雲巧妙地把孫吳與自西周春秋以來的吳國連成一綫，讓人自

然想到吳地厚重的歷史文化，强調父母之邦的先進文明。信中

同樣强調了吳太伯禮讓的“清風”、“盛德”在吳國的深遠影響，

指出雖然國運衰落，但人才德化絶不下於華夏。

二陸對身爲南方士人的自尊自信，不獨是一種個人心理上

的感受而已，事實上，吳會一帶，在孫吳治下的 ５８ 年間，文化的

發展是極有成就的。僅就作家作品的流播來看，筆者據《隋

書·經籍志》記載吳國著作的數量作一統計：三國時吳地經史

子集著作極多，數量雖次於曹魏，但遠過於蜀國〔５５〕，更大大超

過春秋戰國時的吳、越、楚等地的總和。因而可以説孫吳文化

的繁榮是戰國以來南方文化發展的又一個高峰期，值得注意。

孫吳士人更以紹承泰伯遺風自居，因此他們對吳人的身份頗

爲自負，故於入洛初期，未能接受現實而與北方士人的關係較

爲緊張。

吳作爲六朝的第一朝，雖然没有在政治上取得漢、魏、晉的

正統地位，但從以陸機爲代表的南方士人對於西晉的態度，已經

可以看出：伴隨著南北政治的分裂而産生的士人對文化取向的

分歧由此開端。孫吳繼承東漢醇儒之學術，土風清嘉，民俗敦

厚，人才鼎盛，物産豐饒，並有扶持漢室正統的政治傾向，在這些

方面吳國士人找到了南方文化更優於北方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這種想法出現在吳國初亡的入洛南士心中，實屬人之常情。在

統一的西晉王朝，隨著南北士人的交流增多，南北文化的碰撞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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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而趨於緩和，南北交流藉著南北士人遷徙而漸次建立，推動

著文化的融和。但是在以後長期分裂的南北政局中，政權的正

朔之爭始終存在。正如後來北齊開國之主高歡所説：“江東復

有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

在。”〔５６〕正朔所在取決於王風、禮儀、教化的傳承，而不取決於地

處南北。這一觀念是以二陸爲代表的吳國士人最早通過文章和

詩賦作了明確表述的。這也正是二陸的文化觀念在魏晉南北朝

的南北交流史中的意義所在。

三、 二陸對北方學術文化的吸取

南士入洛，如顧榮、紀瞻、賀循、薛兼等，北人均視爲“南金

東箭”，極看重他們的才華，尤其二陸，張華更譽爲“伐吳之役，

利獲二俊”〔５７〕。東吳的文士，在統一前已聞名北地，故西晉統一

南北，亟欲羅致南方人才。《世説新語·文學》載：“機善屬文，

司空張華見其文章，篇篇稱善，猶譏其作文大治。謂曰：‘人之

作文，患於不才；至子爲文，乃患太多也。’”〔５８〕二陸入洛既得時

譽稱許，陸機“文章已自行天下”〔５９〕，對文學界應起到一定的影

響。陸機的作品更受北方士人的推崇，陸雲給陸機寫信時提到：

“一日見正叔（潘尼之字，潘岳之侄兒，時號稱二潘），與兄《讀古

五言詩》，此生歎息欲得之。”〔６０〕陸雲把其兄之《讀古五言

詩》〔６１〕示之於潘尼，潘尼贊歎不已，非常佩服。

陸機入北，在北方文壇廣受認同，但文化的南北交流向來不

是單方面的。陸機入洛後，對北方學術的接受，主要可從玄學方

面觀察〔６２〕。上文曾提及東吳繼承漢儒傳統，學風醇厚，與北方

好尚玄學清談的學風大相徑庭，陸機“伏膺儒術，非禮不

動”〔６３〕，承傳江南的傳統學風。然而，二陸的作品也滲透了玄學

的思想。二陸學習玄學清談，可以一則異聞加以説明。《晉書》

載陸雲曾遇到王弼的鬼魂而玄學突飛猛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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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

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

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

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卻尋昨宿處，乃王弼塚。

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６４〕

這則異聞又記載於不同古籍中，情節繁簡有别，内容大同小異，

主要是主角爲陸機與陸雲的分别，及跟王弼的鬼魂談話的内容

有異，一是《老子》，一是《周易》。無論是《老子》，抑或《周易》，

均是玄學據以立説的典籍，説明二陸玄學殊進而已；至於主角究

竟是陸機或是陸雲，在此同樣可不必深究，因兩人背景、經歷基

本相同，這正可説明二人入洛後都有接觸玄學，而且有所進

步〔６５〕。可稍作補充的，是《晉書》以陸雲作這則異聞的主角，大

抵由於他“有才理”，“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６６〕，與其談

辯較爲出色有關。

唐長孺先生認爲“二陸雖染習玄風，而現在傳世二陸著作

均與玄談無關”〔６７〕，但細閲二陸詩文，仍能找到一些作品體現了

玄學對二陸文學創作的深微影響。陸機的賦作如《文賦》、《豪

士賦》，詩作如《招隱詩》，陸雲的《逸民賦》、《逸民箴》等，都有

玄學思想的反映。

在分析《文賦》的玄學思想時，先要辨清此賦寫於陸機入洛

前抑或入洛後。關於這個問題，歷來有不同看法。杜甫《醉歌

行》云：“陸機二十作《文賦》，汝更小年能綴文。”成爲陸機二十

歲作《文賦》的較早説法，影響頗爲深遠。其後清人何焯雖不同

意陸機年二十即能作《文賦》，引臧榮緒《晉書》，認爲陸機年二

十而吳滅，退居舊里，積學十一年，被徵爲太子洗馬，與弟雲入

洛，但仍論斷此賦“殆入洛之前所作，老杜云‘二十作《文賦》’，

於臧書稍疏也”〔６８〕。何焯所云即指陸機年二十正值國難，其後

退隱讀書，積學十一年，方成此賦，故定《文賦》作於入洛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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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贊成陸機於二十歲時已能對創作過程曲折論盡，寫下《文

賦》，成一大手筆。按《文賦》的論理精微，引譬精闢，何氏所言

也有其道理。《文賦》的寫成年代向來有不同推測，衆説紛紜。

其實，在二陸來往的書信中，可找到《文賦》的寫成年代的重要

資料。陸雲《與兄平原書》（其八）中，一口氣提到了《述思賦》、

《文賦》、《詠德頌》、《扇賦》、《感逝賦》及《漏賦》６ 篇賦作，其中

能找到 ６ 篇作品寫於同一時期的證據。陸雲於信末對陸機於短

時間内能寫成多篇構思新奇的作品稱贊不已，説：

雲再拜：省諸賦，皆有高言絶典，不可復言。頃有事，

復不大快，凡得再三視耳。其未精，倉卒未能爲之次第。省

《述思賦》，流深情至言，實爲清妙。恐故復未得爲兄賦之

最。兄文自爲雄，非累日精拔，卒不可得言。《文賦》甚有

辭，綺語頗多，文適多體，便欲不清。不審兄呼爾不？《詠

德頌》甚復盡美，省之惻然。《扇賦》腹中愈首尾，發頭一而

不快，言“烏云龍見”，如有不體。《感逝賦》愈前，恐故當小

不？然一至不復減。《漏賦》可謂清工。兄頓作爾多文，而

新奇乃爾，真令人怖，不當復道作文。謹啓。〔６９〕

“兄頓作爾多文”一句，可以推測陸機諸賦創作時間不應相差太

遠。逯欽立早已指出這通書信可定《文賦》的寫作年代：“凡此

諸文，若有一可徵年代者，則《文賦》之疑年，即可斷定。”〔７０〕逯

氏又認爲二陸書札中提及的《詠德頌》已佚，而《述思賦》、《羽扇

賦》及《漏賦》年代無可稽考，並斷定《感逝賦》即陸機之《歎逝

賦》，序中明言“年方四十，而懿親戚屬，亡多存寡”，故據此定

《文賦》作年同於《歎逝賦》〔７１〕。逯欽立以二陸書札的直接史料

作内證，考出《文賦》的寫作年代，實爲精審之論。逯氏所云年

代皆無可稽的諸篇陸機作品，不少學者已加以考訂。如姜亮夫

以《羽扇賦》内容推測陸機以楚王、宋玉與山西河右诸侯作對

比，引以自況，表現南北關係的矛盾，故斷其作於公元 ３００ 年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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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之後〔７２〕；而劉運好認爲二陸與張華交情甚深，張華於晉惠帝

年間趙王倫奪權時被殺，陸機爲其作《詠德頌》以悼亡〔７３〕。餘

下兩篇陸機作品，《漏刻賦》成年確難以稽考；至於《述思賦》，雖

無序文或其他繫年綫索，但仍能於陸雲與陸機討論文章的書札

中找到佐證：

雲再拜：誨《歲暮》，如兄所誨，雲意亦如前啓。情言深

至，《述思》自難希，每憶常侍自論文，爲當復自力耳。〔７４〕

陸雲認爲自己的《歲暮賦》難與兄長的《述思賦》相匹。按《歲暮

賦》序云：“余祗役京邑，載離永久。永寧二年春，忝寵北郡，其

夏又轉大將軍右司馬於鄴都……。”〔７５〕據此，《歲暮賦》即作於

晉惠帝永寧二年（３０２），則陸機《述思賦》，也當相去不遠。歸納

以上考證，《文賦》既與其他諸篇同時而作，則“凡此諸文，若有

一可徵年代者，則《文賦》之疑年，即可斷定”。故可推定《文賦》

作於陸機入洛之後，公元 ３００ 年前後。

魏晉玄學的一個重要課題是言意之辨。言意之辨的提出，

可上溯自《易·繫辭上》：“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

人之意其不可見乎？”魏晉崇尚清談，對言意之辨這類哲學命題

尤感興趣，荀粲、王弼早發之於前〔７６〕，其後孫盛、殷浩、劉惔更展

開激烈辯論〔７７〕，孫盛論《易》象“妙於見形”，主張言能盡意，而

其他名士則不贊同此説，認爲言不盡意。可見兩晉之世，士人熱

衷於探討言意之辨的玄學課題。言意之辨在思想界是重要論

題，文學創作涉及作者的思想意理與言語文字表達的關係，更具

有直接影響。《世説新語》有一則關於文學創作中言意關係的

探討：

庾子嵩作《意賦》成，從子文康見，問曰：“若有意邪？

非賦之所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無意

之間。”〔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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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敳與侄兒文康對賦作“有意無意”的討論，正好反映在言意之

辨的哲學思潮之下，文士十分關注言語文字能否充分傳情達意

的問題。

陸機於《文賦》的序文中交代作賦之由，也透露了對言意之

辨的思考：

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遣辭，

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恒

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

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謂曲

盡其妙。〔７９〕

序言清楚説明自己寫作《文賦》的目的，是希望體會爲文者之用

心，文章遣詞用語的美惡好壞，可析而言之，最困難的地方，莫過

於對爲文之用心的探討。這關鍵之處最難掌握。“意不稱物”

即謂作者之意與摹寫之物不相符合，“文不逮意”即文辭不能表

達作者之意，這裏表達了作者要表現物情，非用文字不可，但又

往往文不逮意，這便是創作上“言”、“意”關係的問題了。

《文賦》首段先道出玄覽萬物與頤志典墳是爲文之所由。

通過玄覽萬物，作者生起或悲或喜之情，但文思之始，須“收視

反聽”，靜思冥求，心神騖游於八極萬仞之外，情意由朦朧而漸

至鮮明，鮮明的物象湧現不絶，意與象漸趨融合。作者要把這種

情意宣之於文，便要探討言與意的關係：“傾群言之瀝液，漱六

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於是沉辭怫悦，若游

魚銜鈎，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層雲之

峻。”“群言”、“六藝”兩句即指“典墳”，“天淵”、“下泉”兩句可

譬“玄覽”，兩者相合，再通過文詞表達。這過程或吐辭艱難，若

游魚吞鈎，徐緩方成；或華藻不斷，如飛鳥中箭，迅疾而得。表現

把心中意化爲筆下文的歷程，涉及了言意關係的探討。

陸機在《文賦》中，雖没有明確表達對言意之辨的看法，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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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於字裏行間流露了文不逮意之感，如序文中云：“若夫隨手之

變，良難以辭逮。”他在賦文中進一步加以描述：

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

拙而喻巧，或理樸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

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

應絃而遣聲。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亦非華説之所

能精。〔８０〕

文章之體制無論豐約，都應該因其所安，適其所變。文學創作的

微妙之處，猶如輪扁運斤，只可心悟其妙而難以言傳，即序文所

言“難以辭逮”之意。於此可見，陸機的觀點與當時玄學之士所

主張的言不盡意，有其相通之處。所以北方玄學中的思想也啓

發了陸機對文學創作原理的思考，促成了《文賦》的寫作。

除《文賦》之外，陸機其他作品中也時而流露道家思想的痕

迹。如其《豪士賦》，李善注云：“機惡齊王冏矜功自伐，受爵不

讓，及齊亡，作《豪士賦》。”〔８１〕賦作旨在譏刺齊王司馬冏自恃誅

趙王倫功大，跋扈自恣，不僅不思功成身退，更有覬覦天下之心，

最後敗亡。在序文中，寫道：

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

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盻，萬物隨其

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説，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

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

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讎乎”。

而時有袨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

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哉！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

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８２〕

魏晉玄學重視《老》、《莊》、《周易》，並稱三玄。陸機此處表述

對功名的態度，即深受《老子》的影響。首先，他視人君的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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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神器，不可侵犯，這裏的“神器”，與《老子》所説的“天下神器

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同理，假如有人生起覬覦之心，即犯了《老

子》所言“夫代大匠斲，稀有不傷其手”的錯誤，竊弄權柄的下場

與齊王冏無異。然而，賢愚物我，無分彼此，共有相同的弱點，同

有自我之欲，自視過高〔８３〕。這裏流露了萬物齊一的觀念，要避

免“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唯有時刻記取道家對功名的戒

懼：“又況乎饕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

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

以招福。”（《豪士賦》）後來成都王司馬穎任用陸機爲河北大都

督，督軍二十萬，以征討長沙王乂，陸機以“三世爲將，道家所

忌”爲由，欲辭都督之職，但司馬穎不許，最後軍敗受誅。可見

陸機雖伏膺儒術，但對待功名的態度，仍深受道家影響。陸機對

功名基本上是孜孜追求的，他只是抱持老子對功名如履薄冰的

心態，并於求富貴不得時，轉向道家尋找慰藉，如《招隱詩》：“哀

音附靈波，頹響赴曾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淳樸。富貴苟難

圖，税駕從所欲。”〔８４〕“至樂”與“淳樸”均見《莊子》，流露出對

隱逸生活的嚮往，雖爲詩人的牢騷語，並非真心歸隱〔８５〕，但仍透

露了陸機受到道家思想影響的痕迹。

陸雲入洛之後，曾致力學習玄學，故“談老殊進”，曾自稱

“通好莊聃，儀形有作”〔８６〕。其作品中也能找到玄學的痕迹，如

《逸民賦》所言“載營抱魄，懷元執一”，“物有自遺，道無不可；萬

殊有同，齊物無寡”〔８７〕，《逸民箴》所言“乃雕乃藻，大樸既

散”〔８８〕等語，均反映了陸雲的玄學思想。《逸民賦》的寫作原

因，陸雲在《與兄平原書》（其三）中已清楚交代：“前省皇甫士安

《高士傳》，復作《逸民賦》，今復送之，如欲報稱。久不作文，多

不悦澤。兄爲小潤色之，可成佳物，願必留思。”〔８９〕而《逸民

箴·序》則云：“余昔爲《逸民賦》，大將軍掾何道彦，大府之俊才

也，作《反逸民賦》，盛稱官人之美，寵禄之華靡，偉名位之大寶，

斐然其可觀也。夫名者實之賓，位者物之寄。窮高有必顛之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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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美有大惡之尤，可不慎哉！故爲《逸民箴》，以戒反正焉。”〔９０〕

據此可知，《逸民賦》出，即引起了西晉文壇的不同意見，是具有

影響力的作品。

皇甫謐於《高士傳·序》中説：“謐採古今八代之士，身不屈

於王公，名不耗於終始。自堯至魏，凡九十餘人，雖執節若夷齊，

去就若兩龔，皆不録也。”〔９１〕當中收録了不少道家的人物，如老

子李耳、庚桑楚、老萊子、莊周、黔婁先生、河上丈人、樂臣公、蓋

公、安丘望之、向長、高恢等。由於道家思想主張出世，不主張入

仕，故皇甫謐《高士傳》記載了較多道家人物。陸雲《逸民賦》受

皇甫謐《高士傳》啓發，也宣揚“輕天下，細萬物”，“以妙有生之

極，享無疆之休”的出世思想。

綜觀之，二陸入洛，内心雖有矛盾、掙扎，而且常受到北方士

人的奚落，但在陸氏家族重視功名的傳統家風影響下，二人始終

以入仕爲人生選擇。他們憑著個人的才學，得到北方文壇的重

視，在北方有一定影響；而二陸入洛後，也接觸到與東吳不同的

學風，玄學思想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某些作品的内涵。通過以

上分析，可以看出其文學成就正是南北文化碰撞和交流的産物。

這也是將二陸入洛置於魏晉南北朝的南北交流史中考察的意義

所在。

（作者：香港教育學院語文教育中心語文導師）

注釋：

〔１ 〕　 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五二《華譚傳》，中華書局 １９７４ 年版，第 ５ 册，第

１４５２ 頁。

〔２ 〕　 同上書，第 １４５０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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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同上書，卷六八《賀循傳》，第 ６ 册，第 １８２５ 頁。

〔４ 〕　 周一良著《西晉王朝對待吳人》，《魏晉南北朝史劄記》，中華書局 ２００７ 年版，

第 ７２ 頁。

〔５ 〕　 陳壽撰《三國志》卷二二《魏書·陳群傳》，中華書局 １９７５ 年版，第 ２ 册，第

６３６ 頁。

〔６ 〕　 同上書，卷四二《蜀書·譙周傳》，第 ３ 册，第 １０３０ 頁。

〔７ 〕　 同上書，卷五二《吳書·步騭傳》，第 ４ 册，第 １２３８ 頁。

〔８ 〕　 《晉書》卷二三《樂志下》，第 ３ 册，第 ７０１—７０２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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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之爭。詳見《南朝文學與北朝文學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４４ 頁。

〔１０〕　 湯用彤《魏晉玄學流别略論》，載《魏晉玄學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

版，第 ４４ 頁。

〔１１〕　 同上書，《王弼大衍義略釋》，第 ５６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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